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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手起家，贫困村走出的农产
品实业样板 

　　上世纪九十年代，关仁林借款
5000 元踏入酱鸭加工行业。为开拓市
场，他亲自扛着上百斤成品鸭乘坐火
车跑业务；为把控产品品质，深夜驻
守屠宰场盯守加工全流程，短短三年
便积累五十万元。彼时九曲村还是省
级贫困村，村干部邀请关仁林回乡办
厂，带领乡亲共同增收致富。
　　1996 年，秀城区珍珠酱鸭厂落地
村办工业用地。至 2000 年，企业建成
5000 余平方米生产厂房，吸纳数百农
民就业，真空包装酱鸭除西藏外销往
全国各地。“那时候我不单单是做生意，
是想给村里乡亲蹚一条致富路子。”
关仁林说。
　　他心中一直有着清晰的产业蓝图：
计划在外省布局生态养殖基地，完成
初步屠宰后通过冷链运回嘉兴做酱制
深加工，依托嘉兴区位面向长三角布
局连锁门店，让新鲜酱鸭两小时端上
消费者餐桌，预估可带动数千人就业。

厂区遭垃圾围困，生产经营遭
受毁灭性冲击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2000
年以后，亚太科技园项目在企业周边
推进，大片农田与农房被征收平整。
据关仁林介绍，自此之后工厂供水供
电、外部通行陆续受到影响，大量建
筑垃圾、渣土以及部分生活垃圾被运
至厂区北侧、东侧地块堆放。垃圾越
堆越高形成垃圾山，污水顺势漫入车
间仓库。每逢汛期大雨，厂区便大面
积内涝，仓库内的酱鸭半成品多次被
污水浸泡报废。
　　关仁林回忆，2003 年曾有当时区
里领导带队来到厂区，放出要把他的
工厂搞掉的表态。在此之后，只要企
业尝试恢复生产，就会有人员进入厂
区勒令停工，部分人员不出示执法证
件、不出具书面文书，面对企业负责
人的身份询问不作回应，企业复产的
尝试屡屡受挫。“他们动不动就对我
吼叫‘我想什么时候让你关就关，让
你开就开’，那时候我感觉自己不是
个办厂的，是个蹲监狱的。”关仁林
感慨。
　　公开可查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信访件核查记录显示，涉事堆放地
块为原东栅电杆厂国有建设用地，大
桥镇政府将该地块用作装修垃圾临时

消纳点；2017 年 4 月，科技城管委会
与东栅电杆厂签订征收征迁协议，同
年 11 月厂房实施拆除；该堆放点 2018
年 10 月停止接收垃圾；2024 年 4 月通
过招投标完成第一阶段垃圾清运，该
信访件核查结论为部分属实。督察材
料同时记录，经查询相关信息和现场
走访了解，未查找到蜗牛养殖场相关
线索，涉该企业的信访件大桥镇政府
均按期办结。大桥镇政府在回复函中
明确，本次征收征迁协议签约对象是
东栅电杆厂，并未涉及珍珠酱鸭厂，
没有对珍珠酱鸭厂进行征收补偿。
　　在关仁林看来，长达多年的垃圾
围困与污水浸泡，给厂区带来不可逆
的物理破坏。垃圾清运之后，厂房墙
体开裂、钢筋裸露、屋顶塌陷，屠宰
生产线的不锈钢设备锈蚀成废铁，配
套养殖场棚舍坍塌，荒草丛生。“地
上的垃圾是运走了，但我的厂已经死
了。”
　　即便企业陷入绝境，二十多年间
关仁林依旧没有放弃实业理想。他行
程数十万公里，奔赴江西、安徽、山东、
云南等地考察养殖基地，还四次远赴
皖北拜师求取改良酱鸭的制作配方。
也咨询过律师与行业学者，得到企业
本身经营合规的判断，只是被损毁的
厂区已经没有条件重启产业规划。

信访处置形成不同认知，当事
人对处置逻辑、程序均存异议 

　　这起纠纷对外由大桥镇政府按照
属地管理原则开展信访处置。据了解，
官方处置的核心逻辑为：垃圾堆放发
生在相邻的原东栅电杆厂征收拆除之
后；堆放期间已设置简易排水通道；
厂房破损源于建筑老旧、自然风化等
多重因素；档案查阅及现场踏勘，未
核实到蜗牛养殖场的相关建设遗存；
当年针对企业开展的是环保、消防等
常规行政执法，没有记载口头强制停
产的卷宗记录。针对关仁林的持续信
访诉求，当地在 2022 年 5 月组织信访
听证，并依据听证结论作出信访事项
终结处理，提示当事人如对财产权益
存有争议，可以通过行政复议、司法
诉讼等法定途径维权。
　　面对上述处置结论，关仁林有着
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表示，虽然征收
协议签给隔壁东栅电杆厂，但垃圾堆
高之后，排水系统被直接改变，渗流、
雨水漫溢持续侵害仍在正常生产经营
的珍珠酱鸭厂。他认为，不能以被堆

放地块已经完成征收，就忽视相邻企
业遭受的实际环境侵害。
　　对于厂房损毁原因，他坚持厂房
主体原本完好，是隔壁地块垃圾填埋
抬高地势、原有排水通路被破坏，常
年污水倒灌浸泡才造成房屋与设备损
坏，所谓简易排水设施并未起到有效
防护作用。针对官方未认定蜗牛养殖
场，他表示该项目属于村集体扶持的
简易农业配套棚舍，有老照片、老员
工可以佐证，如今看不到构筑物痕迹，
正是多年垃圾推埋覆盖的后果，不能
以现存现场状态否定过往的建设运营
事实。
　　关仁林还提出，当年口头叫停生
产的行为没有走正规执法流程，因此
不会留存书面卷宗，无档案记录不能
等同于事件没有发生。同时，他对
2022 年的信访听证提出程序层面的质
疑：听证主持人并非办理机关负责人，
与省内信访听证的相关管理要求不符；
听证举办时间在新版《信访工作条例》
实施之后，但处置过程仍然沿用旧版
条例，而且垃圾致损这一核心诉求对
应的证据未能得到充分质证，据此他
不认可听证得出的信访终结效力。
　　结合南湖科技城特殊管理架构，
关仁林还提出现实处置层面的矛盾。
科技城为南湖区直管功能园区，主要
领导由区委领导兼任，重大事项决策
权归属南湖区委、区政府，但信访答
复对外却由没有决策权限的大桥镇政
府出具，客观出现权责错位。他同时
认为，该纠纷缘起政府对相邻地块的
场地管理行为，并非普通民间民事侵
权，案件历时久远，大量原始证据灭失，
单纯引导走向司法途径，会极大抬高
普通当事人的维权成本，期待行政层
面能够先行复盘厘清责任。

多层级渠道持续反映，多年申
请领导接访未果 

　　为推动问题得到重新审视，关仁
林没有局限于向大桥镇一级反映情况，
先后以书信、走访等方式，将垃圾现
场照片、厂区水淹影像、企业历史资料、
邮寄凭证、信访答复函等整套材料递
交至嘉兴市委、国家信访局、中央巡
视组、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等，寄望上
级机关介入复盘这起历史遗留纠纷。
　　据关仁林介绍，当地制度明确每
月9日为区领导信访接待日。在邵潘锋、
陈群伟先后担任南湖区主要领导期间，
他多次经由信访局申请主要领导当面

浙江嘉兴一老牌民企被垃圾“困死” 奔走
维权多年难救活

接访，始终未能得到安排。2026 年 9
月上旬，他找到新到任的南湖区信访
局局长张春伟当面完整陈述诉求，截
至目前，其暂未收到明确的处理方案。
　　关仁林的核心诉求是，厘清早年
垃圾堆放对珍珠酱鸭厂造成厂房、设
备、生产经营损失的责任，对企业受
损资产依法依规处置，重新审视信访
听证的程序争议，希望有关部门正视
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保护，给他二十余
年的遭遇一个负责任的说法。他表示
并不记恨普通办事人员，只是期待区
级层面对这桩旧案予以正视复盘。

营商环境话语之下，一桩待
破局的历史遗留矛盾

　　翻阅南湖区历年政府工作报告，
多次提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明确民
营企业是高质量发展的底气与根基。
距离红船数公里的这起民企历史纠
纷，跨越二十余年，历经基层处置、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交办、信访听证等
多重程序，当事人依然不认同现有处
置结果。
　　已是 73 岁的关仁林依旧保存着
大量物证。“我一辈子就做酱鸭这一
件事，工厂就如同我的孩子。孩子被
毁掉，做父亲的不可能置之不理。” 
谈及二十多年漫长等待，他嗓音沙哑。
　　据悉，嘉兴南湖高新区（当地习
惯称南湖科技城、亚太科技园）为南
湖区直属功能园区，实行“区委书记
兼任园区党工委书记，区委常委担任
党工委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的架构。
公开信息显示，陈裕担任南湖区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嘉兴南湖高新区党
工委副书记，协助区委书记负责园区
日常运行管理工作。该园区并非法定
一级人民政府，属地信访处置工作按
照属地管理原则交由大桥镇政府承
办。
　　据关仁林反映，由此形成“重大
事项决策权在南湖区委、高新区层面，
但对外答复处置由大桥镇政府出具”
的权责错位现实困境。关仁林称，今
年上半年，他曾找过对口的主持日常
工作的科技城党工委副书记陈裕，给
他看过反映材料，所以应该清楚他企
业的事。
　　9月 14 日，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
记者拨打陈裕电话，无人接听。大桥
镇党委书记裴玉聪、镇长张一欣的电
话也无人接听。
　　关仁林告诉记者，大桥镇政府还
安排了一名临近退休的陆姓老干部
“专门来处理我这个事情。”记者拨
通这位老干部的电话后，表明想了解
关仁林反映的珍珠酱鸭厂被垃圾围堵
的事情，陆姓老干部先是声称不知道
此事，后表示“我们不接受采访，他
要处理事情他自己会来解决的，不需
要你们媒体。”随即挂断了电话。

　　核心提示：浙江嘉兴南湖区，距离
红船数公里，这里曾走出一家脱胎于省
级贫困村的农产品加工明星企业——秀
城区珍珠酱鸭厂。今年 73 岁的企业创
始人关仁林向华夏早报 - 灯塔新闻回
忆，企业鼎盛时期产品行销国内绝大多
数地区，吸纳数百名当地村民就业。后
因周边地块开发，厂区长期遭受垃圾围
困，厂房、生产设备遭到严重损毁。虽
然堆积多年的地面垃圾现已被清运，但
企业已经彻底丧失生产基础，累计已被
迫完全停产十一年。
　　二十余年来，关仁林通过多个层级
渠道递交材料反映诉求，历经信访答复、
信访听证、举报等处置流程，对于相关
处理结论并不认同，一桩涉民企的历史
遗留矛盾至今未能得到他认可的实质性
化解。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首席记者 贺强 报道


